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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 园
赵敏

检察诗人作品展

“李警官，到服务区能不能停几分
钟……”

“我知道了，但你必须配合……”
长途押解犯罪嫌疑人，李红军不

是第一次了。
他每次领受任务后，会根据不同

的对象制定不同的押解方案，而且不
止一套。李红军在部队干了 14 年，从
部队政治指导员岗位转业，到检察院
转眼已 15 个年头。他在反贪反渎、政
工部门、办公室都干过，现任法警大队
大队长。在部队他受过军区表彰，回到
地方，同样了得，曾连续六年考核为优
秀公务员，获奖若干，是领导和同事们
眼中出了名的多面手。

1.
这天，李红军接到任务，上级检察

院法警支队支队长老李通知李红军派
两名法警，跟检察官一起到省监委留
置点接一个人。电话刚挂断，第二检察
部魏主任就来到李红军办公室，他跟
李红军交代了三件事：一是出发时要
到市公安局接一名公安民警，姓赵，是
区公安分局下面一个派出所的教导
员，一同到省监委留置点，羁押手续在
他那儿；二是法警的主要任务，是保障
犯罪嫌疑人从省监委留置点提出来送
至市看守所羁押这段时间的安全，中
途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能和犯罪嫌疑
人交谈与案件有关的话题；三是把身
份证都带上，还要在省城住宿一晚。随
后，魏主任把赵教导员的联系电话给
了李红军。

吃过午饭，按各自分工出发：魏主
任与书记员小杨坐一辆警车直奔省
城，他们要提前赶到去办理案件移送
手续；李红军与另一名法警华哥坐一
辆警车，先到市公安局接上赵教导员，
然后直奔目的地。

从县城到省城，有 4 个多小时的
高速路车程。这是李红军这些年来第
一次到省城提人，而且是上级交办的
案子，还是省监委查办的。在省监委留
置的对象都不是一般的人，至少都是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李红军心里有数，懂得如何与不
同对象打交道，聊什么天，尤其是长途
押解时，这一点非常重要。押解任务最
重要的就是安全，不能出任何问题，安
全地把犯罪嫌疑人羁押至市看守所，
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第二天吃过早饭，来到省监委留
置点，检察官与监察官办理完案件移
交手续，赵教导员宣布采取刑事拘留
决定，接下来就是法警的事了。此时李
红军才知道，此次的押送对象原是一
名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原先是拟提拔
对象，姓贾，名云天，男性，45 岁，此时
他已被开除党籍了。李红军按程序给
他戴上手铐。李红军叫他“老贾”，这是
外行人不能理解的叫法，但李红军自
有他的思维和逻辑。

“老贾，上车吧！”听到李红军叫自
己，贾云天连说了两声“谢谢”。

贾云天走出留置室，揉揉眼睛，这
才看清一辆闪着警灯的越野警车已启
动等候在身边。不过，这回不是接他到
基层去检查指导工作或到上级开会，
而是去一个特殊的地方——看守所。
此刻，李红军回头瞟了一眼贾云天，发
现他的眼泪在眼窝里不停地打转。贾
云天上车时，李红军先把后排车门打
开，还用手把车门上边遮住，以免贾云
天的头被磕到。贾云天又连说了两声

“谢谢”。
贾云天上车后看见还有一名警察

已在另一侧入座，他愣了一下。李红军
紧跟着上车，让贾云天坐在自己与警
察的中间。另一名警察就是华哥，也是
军转干部。李红军与华哥都按要求穿
着制服。赵教导员坐在前排的副驾驶
位置，也是一身制服。贾云天顿时有点
手足无措。

李 红 军 与 贾 云 天 就 这 么 初 次 见
面了。

2.
从省监委留置点出发，在省城街

道拐了几个弯，李红军他们就上了外

环线。车速上来了，但不能太快，李红
军事先跟驾驶员小刘交代过。驾驶室
里气氛沉闷，只有小刘手机不时发出
导航声，那是一个标准的女中音，清脆
悦耳，动听提神。就这样一直沉闷，大
约半小时后，车辆驶过收费站，正式上
高速了。

按照这个车速，李红军心算了下，
到目的地至少还要 5 个小时。到了之
后，首先要到市人民医院对贾云天进
行入所体检，入所体检的手续也在赵
教导员那里。李红军心里想，有公安同
志一起方便多了，毕竟他们很多程序
都熟悉，也常跟市人民医院和市看守
所打交道。

“老贾，你们云海市搞那个家兔养
殖，那些年还是非常有名哦，电视里经
常打你们那儿的广告，产业发展得很
好。”李红军打破了沉默。

贾云天一下子没缓过神来，不知
道如何回答。从一上车，他透过车窗玻
璃就在东张西望。他已经有些日子没
见到这样的景致了，街道两旁的树和
那些高楼大厦如电影画面般清晰闪
过。此前出发时，天空还飞着毛毛细
雨，车窗被雨淋着，透过车窗侧方玻璃
看出去的城市非常模糊，车前方雨刮
器有节奏地刮着，影响了看前景的效
果。贾云天在位时应该常来省城出差
开会，但这会儿他根本不熟悉周围环
境，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也不好
出声问。

“是的，李警官。那些年是很红火
的，我们市以这个为龙头产业，还搞了
几次大型展销会，全省现场会还在我
们那儿开过，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客商
来投资……”贾云天没想到李红军一
开口，就对上了自己熟悉的话题，于是

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从知道贾云天的身份开始，李红

军就在暗暗地做功课。网络真是个好
东西，百度一下，就搜到了云海市的
发展情况，以及贾云天在位时的相关
工作报道，还有很多有关他的视频资
料。可如今的他与那时的他简直天壤
之别，无论是声音、气质、形象、谈
吐，贾云天都变了。此时的贾云天说
话 很 注 意 声 调 和 用 词 ， 显 得 小 心
翼翼。

避开案件，寻找对方感兴趣的话
题，这是多年来李红军押解犯罪嫌疑
人的经验。善于寻找聊天时机，聊天时
也不是一味地聊下去，有时聊到中途
戛然而止，还夹带着不少做人道理，要
让对方知道自己此时身份已发生了彻
底变化。

贾云天可能没想到，边上这个看
上去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李警官很能
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代的，当今
的，中国的，世界的，无所不聊，而且几
乎无所不知，正好是自己比较熟悉的，
这让贾云天脸上展开了笑容。李红军
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从留置点出来见
到贾云天第一眼起，就没见他开颜过，
总是心事重重，低着头走，生怕把脚下
的蚂蚁踩了，不愿抬头，不像他以前当
市委书记时那么高昂着头。在李红军
的引导下，贾云天完全沉浸在天马行
空的龙门阵中，似乎忘却了曾经的宦
海沉浮。聊着聊着，贾云天沉默了，仰
望车顶，“唉”的一声，情绪终于又一次
低落。

“我伤害最大的就是我的女儿。她
正在上大学，以前以我为骄傲、自豪，
现在……现在她在学校可能都抬不起
头来了……”贾云天自言自语，说着说

着，哭了，眼泪簌簌而下。李红军叫前
排的赵教导员递过几张纸巾，贾云天
又连说“谢谢，谢谢”。

行 至 中 途 ，也 是 此 次 行 程 的 一
半，刚好有个服务区。这条高速，李红
军太熟悉不过了，以前在职务犯罪侦
查部门时，经常跑这条路。李红军叫
小刘开车进服务区休息下，喝喝水，
上厕所放放水。按原方案，如果贾云
天 不 上 厕 所 ，除 了 小 刘 ，李 红 军 、华
哥、赵教导员轮流下车上厕所，每次
只能一人。李红军记得贾云天说过要
在服务区停一下，但还是问贾云天要
不要“方便一下”。贾云天回答要，不
过他向李红军提了个请求——能不
能在车上把他的手铐解了，不戴着出
去。他保证下去不会乱来，绝对配合。
李红军答应了贾云天的请求，贾云天
连说“谢谢，谢谢”。

其实这个服务区与贾云天以前工
作地相距甚远，连大的方位都不在一
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天地之
间，有时很大，有时却很小，贾云天怕
万一碰到熟人。他向李红军提出的这
一请求，也是人之常情，这一点李红军
当然明白。不过要在百分之百的掌控
之中，否则李红军不会答应。

李 红 军 在 车 上 打 开 贾 云 天 的 手
铐，顺手揣进右侧裤包。华哥先下车，
接着李红军下车，贾云天再下来。然后
贾云天走中间，三人成行，径直向厕所
方向走去。服务区的很多人都向他们
投来异样的眼光，虽然彼此之间都不
认识，也没人来问，但似乎都明白这是
怎么回事。两名穿制服的警察一前一
后把一名穿便服的人夹在中间，傻子
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恰恰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男厕
出来，眼睛直往李红军他们这边瞅。
李红军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中年男子
走 近 了 ，好 像 想 要 开 口 对 贾 云 天 说
话，嘴巴刚张开，李红军犀利的目光
向他扫过去，几乎与此同时贾云天迅
速把头摆向一侧。那人张开着的嘴合
不拢，睁着双眼，呆住了。李红军轻声
而有力地叫了一声前面的华哥，华哥
回 答“ 明 白 ”，加 快 脚 步 ，迅 速 进 了
厕所。

小刘也下车上厕所。赵教导员留
车上，全套法律手续在他包里。到达目
的地前，人不离车，包不离身。在服务
区这种场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而且上厕所动作要迅速，绝对不能逗
留。李红军他们各有分工。

每年上级组织法警集训，李红军
和华哥的考核都是优秀，无论是射击，
还是擒拿格斗和五公里长跑。虽然都
是四十多岁快半百的人了，岁月老了
容颜，但个人素质和精气神仍在，不减
当年。

3.
约 10 分钟后，人员全部上车，继

续出发。
上车后，贾云天很自觉地把双手

伸给李红军。李红军摸出裤包里的手
铐，两声清脆的“咔嚓”声在车里响起。
李红军侧身帮贾云天系好安全带。

“老贾，那个中年男子你认识？”
“嗯。”
“他是谁？”
“一个房地产老板。”
“哦……”
车上，李红军把刚才碰到的那一

幕搞明白了。
车里又开始了沉闷，唯有小刘手

机导航偶尔发出那标准的女中音。行
驶在中途，贾云天困了。李红军见他
的脑袋像鸡啄食一样不停地点头，就
叫他靠着后背睡。一会儿，贾云天就
进入了梦乡，还发出了鼾声。昨晚没
睡好觉？今天一早接到他时，李红军
看到他的眼圈是红的。这一路上，贾
云天可以睡，但李红军他们是绝对不
能迷糊的。

时间过得很快，到市人民医院已
是下午 3 点多了。李红军他们分头行
动。赵教导员把体检手续给李红军，自
己到市公安局完善相关手续。

这个医院真大，这里的环境更复

杂，李红军还是头一回来，哪个门进哪
个门出都搞不清楚。他叫小刘把车停
好后也加入进来。从下警车那会儿开
始，李红军就用贾云天的一件汗衫把
他的双手盖住，免得锃亮的手铐暴露
在大庭广众之下。

在一楼抽血室，李红军和华哥带
着贾云天来到登记处，一名中年女护
士抬头看了一眼，似乎很快就明白了
体检对象是谁，她立刻叫一名年轻的
女护士过来抽血。年轻女护士看上去
像个实习生，稚嫩的脸庞就是证明。小
护士叫贾云天伸出左手。李红军把汗
衫拿开，手铐露了出来，小护士似乎一
下也明白了体检对象是谁，脸色一变。
房间里除了护士，就是李红军他们，没
有其他人。

贾云天的胳膊脂肪多，小护士在
他左胳膊找不到血管，换成右胳膊，找
了老半天才找到血管，针头扎进皮肤
左刺右探，也是老半天才刺进血管。终
于，一股鲜红的血液进入导管慢慢流
进试管，可一会儿就不来血了。小护士
用手拍了拍贾云天的胳膊，仍不来血，
而且抽出来的血还有些气泡。小护士
用一根棉签压住针眼处，轻轻拔出针
头，又递给贾云天一根棉签，叫他自己
压一会儿。她拿着试管举至眼前，看了
看血量，嘟着小嘴，微微摇了下头，叫
李红军拿到五楼检验科去问问够不
够，不够的话还要重新抽。李红军接过
试管，递给小刘。小刘拿着试管迅速向
五楼跑去。李红军他们三人在抽血室
等着。几分钟后，小刘下来跟小护士
说：“检验科的人说够了。”

正常情况下，在一楼抽血室抽完
血，体检者就不用管了，试管由医务人
员送到检验科，但因贾云天的血量较
少，才出现叫本人拿去问的情况。贾云
天这个体检对象特殊，不可能让他本
人去，这事李红军他们就帮他做了。

李红军心想，要是原来的贾云天
到医院体检，院长可能会过来亲自陪
着吧？唉，何苦呢！此时的贾云天自始
至终一声不吭，他此时的脆弱还需要
一丝坚强来支撑吧？

赵教导员跟李红军打电话说，他
完善好相关手续后，自己开车到市看
守 所 ，李 红 军 这 边 体 检 完 后 就 直 接
过去。

4.
做完体检已是晚上 7 点。市看守

所里肯定已开过晚饭了，这会儿把贾
云天送进去，就没有饭吃，怎么办？

“老贾，你血糖高不高？”
“有点高，不过，还行，只要不吃太

甜的。”
“面包如何？不含糖的荞麦面包吃

不？”
“没问题。”
“牛奶呢？”
“也没问题。”
“好。”
“谢谢，谢谢。”贾云天望向李红

军，眼里有了一丝雾气。
从医院到市看守所的路上，李红

军叫小刘找了一家面包店停下，给贾
云天买了些吃的。贾云天接过李红军
买的面包和两盒牛奶，说：“谢谢，谢
谢，其实一盒牛奶就够了。”李红军说
不急，在车上慢慢吃，慢慢喝，吃饱喝
饱，进去后恐怕就没这么方便了。

不到半小时，李红军他们来到了
市看守所。车一进大门，赵教导员立即
过 来 带 贾 云 天 到 值 班 室 办 理 入 所
手续。

一切办妥，已近晚上 10点。
当看守所值班民警把贾云天带至

里面那扇高大的铁门时，贾云天回头
跟李红军说了一句：“您是名优秀的法
警，心很细，我会好好配合检察官和管
教，心态放平，重新做人。”李红军一
笑：“我相信你。”

随着响亮的“哐当”一声，那扇又
高又实的铁门关上了。

李红军的心这才放下，才听到肚
子在“咕咕”地叫。他掏出手机，给李支
队长和魏主任发了条同样的短信：“人
已安全送达。”

垂下手臂，他抬头看向天空。一轮
皎洁的明月挂在深蓝色的夜空中，夜
空中，还有繁星闪烁。

（注：文中嫌疑人系化名）
（作者单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检

察院）

押送者
李洪峰

不知何时，办公楼院子里长出一
株不起眼的藤，春天里默默攀爬，没多
久便荫庇凉棚亭亭如盖，枝叶极尽舒
展，翠绿如滴。某个清晨，当第一缕阳
光洒落，藤上的花儿开了。橙色的花朵
并不繁复，却异常鲜艳，像喇叭，像晚
霞，先是单朵独放，孤傲地展示自己的
美丽。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成群结队，
连成一片绚烂的花海。每当工作累了，
从办公室窗口看去，仿似一片云蒸霞
蔚的空中花园，养眼极了。

朝霞透出云层，花蕊尚挂着露珠，
身着蓝色检察制服的人们三三两两从
藤下走过，不经意间碰到垂落的卷曲
触手，仿佛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新绽
放的花儿站在藤架最高处沐浴着阳
光，目送一辆又一辆警车出发。透过办
公楼的窗户，它悄悄地向里张望，有人
伏案阅卷，有人激烈讨论，键盘的敲击
声此起彼伏。直到月明星稀，灯光明明

灭灭，人们陆续离开办公楼。那藤，矗
立着默默不语，那花，依然精神抖擞。

夏日暑意渐盛，树蔫了，草枯了，
蝉鸣嘶哑疲倦。平凡琐碎的日子里，堆
成山的案卷，日复一日的文书，让人心
生疲倦。这时候我习惯移步到窗前，看
藤蔓在热浪翻滚里葱茏，绿荫不减，花
儿竞相盛放，开得肆意张扬，你方唱罢
我登场，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永远一
副斗志高昂的样子，静看片刻再回到
桌前，也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充电。有
一晚，台风余波掠过，晨起看到枝条一
片狼藉，花儿折损一地，觉得有些可
惜。不想次日便有新花蕊抽出，没过几
天，新枝也摇曳着在微风中轻舞。我不
禁惊讶于这藤，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不
屈，拿出手机百科查一查，原来，它是
凌霄，它竟是凌霄。

初识凌霄，是舒婷的《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

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彼时的凌
霄，在诗人笔下仿似一个贬义词。而我
看到的凌霄，长在斑驳的墙垣边、废弃
的篱笆旁。根，深深扎入石缝，寻找着
每一丝可以汲取的水分与养分；藤，如
同勇士手中的绳索，紧紧缠绕着向上
生长。没有肥沃的土地，亦能从贫瘠缝
隙、坚硬石壁中顽强绽放。风雨雷电是
它的伴奏，虫鸣鸟叫是它的观众，它以
近乎倔强的姿态，开在烈夏之巅，饱满
而热烈，不遗余力地装点暑热难耐的
夏天。此刻一丛凌霄，繁花怒放，奔放
而热烈。

我陪伴着它花开花落。虽然冬天
来临，但我已想象它来年的样子。

此刻再看凌霄，我便觉汗颜。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春到
秋的观察陪伴，才粗粗了解凌霄的品
性。认识植物尚且如此，更何况是经手
办理的一个个案件，那些让我感觉枯

燥无味的案卷背后，有多少未曾窥到
的真相，牵系着多少家庭的期盼，唯有
更加用心，增强亲历、慎重以待，方能
不负肩上的责任，不负生命的来去。

再 看 凌 霄 ，我 心 生 钦 佩 。古 人 说
“凌霄之志，非池中物”，便是说它虽出
身泥地，却梦起云端，哪怕遭受嘲讽误
解，仍能专注自我向上攀升，越是酷暑
难耐越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就像一代
代检察人，在不同的时代，以扎实的工
作作风和不畏艰难的坚韧精神，绽放
灿烂的检察之花。

这个夏天，认识凌霄，感于凌霄。
在凌霄的坚韧之歌里，我听到了生命
的力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它仿佛告
诉我，无论面临何种境遇，只要心中有
梦，脚下有力，就能攀上人生的高峰，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江北地
区人民检察院）

致
凌
霄

于你眼眸深处，
我望穿千年雪山，
那是岁月冰封的誓言，
在时光里高悬。
檐下雨落，
滴在你曾轻盈舞过的石面，
每一滴都似音符，
奏响古老江南的和弦。

风如低吟的诗人，
轻喃着传奇与浪漫，
你款步向前，
似穿越尘世的谪仙。
我撑伞疾趋，
唯恐惊扰这如梦画卷，
衣袂翩翩，
追随着你的步履蹁跹。

越过几座桥，
似越过岁月的门槛，
水汽氤氲，
衣袖半湿亦浑然不管。
你轻语“天色不晚”，
宛如神谕一般，
刹那之间，
我已置身于江南的温婉。

江南啊，
是水墨晕染的诗篇，
是乌篷船头摇曳的思念。
青瓦白墙下，
繁花似繁星点点，
映照着旧时光里的悲欢。

那雕花的窗棂，
透着岁月的幽远，
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缱绻。
临水的轩榭，
飞檐翘角似展翅欲飞的灵燕，
静卧在碧波之上，
守望着水乡的变迁。

雨巷中，
油纸伞似盛开的花盏，
你的身影在巷口若隐若现。
我听见，
评弹声从雕花窗格飘远，
那是江南的心跳，
在岁月里缠绵。
巷边的垂柳依依，
轻拂着行人的肩，
似在挽留，
又似在送别这匆匆流年。

河流是大地的琴弦，
每一座桥都是音符的据点。
河中往来的小船，
船头坐着摇橹的老汉，
吱呀吱呀，
摇出了一方天地的安然。
我们在江南的怀抱里流连，
看渔火明灭，
听钟声悠远。

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藏着眷恋，
让灵魂沉醉，
不舍离散。

（作者单位：江苏省宝应县
人民检察院）

江 南
李娅楠

非虚构作品展

彭
寰

雨过天晴，透过车窗侧方玻璃看出去的城市渐渐清晰。


